
周末，外出归来，见邻家少年端坐门前，捧

着一本厚厚的书正看得入神。书很厚，绝对可

以称得上大部头，但是所剩却已不多。少年看

得津津有味，脚前有几只麻雀叽喳蹦跳，他也

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好一幅孩童读书图！见

此情景，我不由得暗生感慨：这是多么美好的

读书时光啊！

少年时期，如人生的春天。少年的心，如

春天酥软的土地上刚刚破土的新芽，沐浴着春

晖，承接着雨露。少年时期无忧无虑，时间充

裕，当属读书的最好时期。“人心如良苗，得养

乃滋长。苗以水泉溉，心以理义养。”此时读

书，好识记，易吸收，多学些知识，多懂些道理，

无异于是给自己的成长施加丰沃的营养。回

首过往，小时候，我对读书也是如饥似渴。可

那时候，却很少有书读，一旦见到谁家有书，就

想方设法借过来，一书在手，就雷打不动，茶不

想饭不思了，一心沉浸在书的境界中。这样饥

不择食地读书，自然开阔了视野，丰富了知识，

学习成绩蒸蒸日上。应该说，在求学阶段，也正是我

读书的黄金时段，让人没齿难忘。

青年时期，是人生的夏天。蓬勃的青春如同刚刚

崛起的大树，挺拔、伟岸，枝繁叶茂。此时“三更灯火

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如果说，少年时期读书利

于“长高”，那么青年时期读书则更利于“强骨”，此时

只有多读书，才能撑起更高远的一片天空。然而，树

大了，鸟落；林茂了，蝉鸣。我参加工作以后，不愁没

有书读了，但是心性却浮躁起来，读书的热情大不如

从前，工作之余忙于玩乐，任它汩汩水东流，不管悠

悠日西坠。夜晚，躺在床上，才开始懊悔自己的碌碌

无为。虽然我曾用悬梁刺股、囊萤映雪来警醒自己，

可是，第二天却又像寒号鸟“明日来搭窝”一样地纵

容了自己。哪怕有时候读了点书，也如水过地皮、云

掠蓝天，早已了无踪迹。所以，至今愧悔难当。

中年时期，是人生的秋天。人生的秋天，天空高

远，白云悠悠，人生之树上风吹叶少，渐渐露出虬曲

的枝干，枝丫间或有果实时隐时现。此时可以享闲

散淡泊之趣，但是也有“晨钟暮鼓催人急，燕去雁来

促我忙”的紧迫。这时，如果能够手不释卷，则可

“近床赖有短檠在，对此读书功更倍”，自然会有“书

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的雅致。步入中

年，我的心也如秋水一般渐渐归于澄澈明净，就想

再也不能蹉跎了岁月，是时候该充实自己了。于是

重又拂去书上的浮尘，置于床头案角，一有闲暇，就

翻开书页，如啜香茗，如饮甘露看上一会儿。晚上，

更是痛下心来抛开网络的诱惑，端坐书桌前，让灯

光漂白书页，和智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与哲人进

行人生命运的对话，和书里的人物同喜同忧，同乐

共悲。每日里书香氤氲，暗香盈袖，其乐融融，原来

读书的时光是如此美妙。

老年时期，应该是人生的冬天。经历了春华秋

实的成长，饱受了风霜雨雪的磨砺，此时，人生如冬

天的原野般苍茫寥廓，一览无余。环视芸芸众生，

不免会有“日暮苍山远”的落寞与无奈。古人云“书

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那么是否也可以

说，书中自有春常在。如果能够一册在手，又何惧英

雄迟暮？现在，我正值中年，如果到了老年时期，我想

我愿意这样过活：“田野勤耕桑麻秀，灯下苦读声朗

朗”“地炉茶鼎烹活火，四壁图书中有我”。

明代才子徐文长曾题联警示后人：“好读书，不好

读书；好读书，不好读书。”而我则认为，不论任何时

候，如果能够好好读书，就是幸福的时光。

节气二题
陈东红

小 雪
大 雪

朦胧中

你在轻盈地飞翔

毫无意识漫无目标

渐渐地消融在飘渺

的高空

黄菊依然盛开

阳光分外暖和

农家小院堆满新劈

的柴火

城镇商店挂满加厚

的衣裤

渴望与你相遇

在江南杨柳依依的

河畔

渴望与你相融

在湘东层峦叠嶂的

山野

一种寄托来自家的

方向

一种思念来自爱的

心头

一片片六角形的花瓣

在你纷飞的思绪中

悠然扬起

大雪的日子

江南依然无雪

把对雪的渴望

藏在皎洁的月色中

想象大雪纷飞

纷纷扬扬地粉饰着

凋零的万物

大雪无痕

一切都在静默中

天地间流淌着一丝

丝寒意

让灵魂行走在白茫

茫的世界

寻找一剪带血的红梅

古渡口 一叶扁舟

横在结冰的河面

没有艄公 没有炊烟

等待冰雪消融

抑或履冰跋涉

迟疑中 河对岸的

那朵雪梅早已盛装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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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戊扬是在偏僻山村里长大的画

家，儿时生活的艰辛是他心底最深的烙

印，对粮食的敬畏是他那一代人普遍的

内心情愫。他生性乐观、浪漫，是国内

第一个专注于画水稻的画家，普普通通

的水稻在他的笔下演绎出千种风情，万

种神态。

朱戊扬，湖南新宁人，著名山水花

鸟画家，曾先后师从著名画家莫迎武、

陈白一、李魁正等，现为中国美术家协

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湖南省

美协工笔画艺委会主任委员、长沙市花

鸟画家协会副主席、邵阳市美术家协会

副主席。

历经曲折成画家

朱戊扬出生在邵阳新宁县崀山一

个农民家庭，生活的贫困让他在美术学

习和创作的道路上走得艰辛而坎坷。

小时候，农村学习条件有限，早期在美

术的学习上是松散的，那时全新宁县也

找不到一个专业的美术老师。高中时，

一心想考美术专业的朱戊扬为了拜师，

便给自己当时知道的唯一一本课外刊

物《年轻人》杂志的美术编辑谭冬生写

了一封信，并寄去了自己的几幅画作。

信中他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和困

难，谭冬生认真地回信，告诉了他专业

考试的科目，那时

朱戊扬才开始接

触色彩、素描等美

术方面的专业知

识。

经 过 一 段 时

间 准 备 ，第 一 年

以专业成绩未通

过 而 失败。第二

年成绩远远超出专

业 分 数 线 ，却 因

诸 多

原 因 未被

录取。

生计沉重的父

母 再 也 难 以 支

撑他的美术梦想，

朱戊扬便走进了打工的

行列，一边赚钱一边继续自己

的求学之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三年

终于如愿以偿考上湖南省轻工业高等

专科学校（现长沙理工大学）。

在校 3年里，朱戊扬求知若渴，勤学

苦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毕业后，他

被安排回新宁县计生委从事宣传教育

工作，工作之余，仍然不忘绘画创作。

1994年，他创作的作品参加了全省首届

花鸟画展，获得三等奖，这更加坚定了

朱戊扬对艺术追求的信心。在工作上，

凭借专业优势和勤勉的工作态度，朱戊

扬如鱼得水，成绩出色，2000年，到新宁

县建设局任职。

工作做出了成绩，职务上升了，却

也给他带来了新的烦恼。越来越多的

事务性工作开始干扰他的美术创作，朱

戊扬渐渐感到不适应。最终他割舍不

下要做专业画家的梦想，2005 年，通过

主动申请，朱戊扬调到新宁县文联工

作，将主要精力转向了艺术创作。几年

时间里，通过拜师、潜心深造，朱戊扬

艺术创作水平上了新的台阶。自 2009

年开始，数幅水稻题材的国画作品在

全国大展中入选或获奖，尤其是 2010

年，他创作的工笔画作品《惠风》入选

了世博会中国美术展，成为湖南省唯

一入选此展的美术作品。2011 年，朱

戊扬顺利地加入了中国工笔画学会和

中国美术家协会。

饱含深情画水稻

在绘画题材上，朱戊扬最初以山水

花鸟为主，家乡崀山的山水花

鸟 都 是 他 创 作 的 源 泉 。

2007 年，他又转向以

画水稻为主。谈到

为何将水稻作为

主 要 创 作 题

材，朱戊扬回

答：一是自己

出 生 于 农

村 ，在 半 饥

半 饱 中 长

大 ，小 时 候

吃红薯拌饭

时 用 筷 子 一

颗 一 颗 寻 找

米饭的记忆尤

为深刻，对稻谷有

着深厚的敬畏；二

是水稻禾苗叶子的形

态长势和兰花的叶子相似，

自古以来，以兰赋诗作画者数不

胜数，而画稻者却少之又少；三是当今

城市青少年远离农村，缺乏对粮食的珍

惜意识，不知农民耕作的艰辛。当然，

最为重要的还是自幼对粮食的那份朴

素而深沉的情感。

如何画好水稻呢？朱戊扬感慨，水

稻很朴实，自古很少有画家关注，也因

为太朴素，特性少，要画好并不容易。

画水稻难，要用工笔画水稻就更难。为

了画出水稻的神态，要一粒粒勾线、一

粒粒上色，画起来很繁琐，工作强度特

别大。2011年，他耗时 2个月创作出工

笔画作品《香域》，该作品后来入展第八

届中国工笔画大展，并被中国美术馆收

藏。他说，为了创作这幅作品，他每天

要趴在地上画 8 个小时以上，累得胯骨

酸痛。

在朱戊扬众多水稻作品中，有一幅

是袁隆平院士蹲在稻田里手握稻穗仔

细端详的作品。这幅作品被他挂在工

作室最显眼的位置。他说，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提高了稻谷的产量，解决了历

朝历代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要画水稻

当然少不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和袁隆

平本人。因为画水稻，朱戊扬和袁隆平

有过多面之缘。2010 年，他把作品《当

代神农袁隆平》送给袁隆平看，袁隆平

看了很高兴，并在画上欣然题词：“画中

有谷。”

今年，袁隆平被提名 2014 诺贝尔

和平奖候选人，朱戊扬更是认真创作

了三幅袁隆平探索杂交水稻的作品，

以此向袁隆平表示祝贺。这也让他深

感自己画好水稻的必要，他要将金色

稻田所赋予的神圣意义诠释给世人，

呈现给世界。

兼收并蓄求升华

朱 戊 扬 性 格 淳 朴 ，待 人 亲 切 、真

诚。画如其人。他的作品无论工笔还

是写意，画面清丽，格调高雅。他笔

下 的 水 稻 千 姿 百 态 。 或 是 刚 抽 穗 时

的 蓬 勃 向 上 ，或 是 被 风 吹 过 时 的 娇

羞，或是谷粒饱满的俯首低垂，或是

喜 看 稻 菽 千 重 浪 的 波 澜 壮 阔 。 夕 阳

下，晨雾中，骄阳里，无人时的静谧，

丰收时的热闹，时而水鸭游弋稻田，

时而蜻蜓斜飞稻丛，时而鱼儿环游稻

秧，都在他的画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

达 。 水 稻 的 千 变 万 化 连 同 湖 湘 农 家

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场景，都在朱戊

扬的画中一一呈现。

为了画好水稻，朱戊扬经常赤脚走

入田间地头，细心观察水稻不同时节的

形态和模样。他四处采风写生，不同自

然地带的水稻种植方式以及所表现出

的画面语言丰富了他的创作。“以湖南

为例，水稻种植就有湖区、山区、丘陵之

分，不同的地方水稻的耕作和收割方式

都不一样，所表现出的风物、景致、气魄

也各不相同。”朱戊扬表示，中华民族有

着悠久的历史、底蕴深厚的农耕文化，

自己要把水稻画好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事情。

朱戊扬的画兼工带写，表现手法上

还吸收了西洋画用光的技巧，突破了传

统工笔画面面俱到、程式化的刻板，在

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融入西方美术理念

和自己的美学观点，如弱化线条，强调

光的感觉，更传神地表现了水稻的神

态。中国艺术研究院和中央民族大学

的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笔画学会副会长

李魁正评价，朱戊扬的画注重物理物

态，画面意韵上得到了很好的升华。

与袁隆平结缘的画家
张 英

湘绣之美
康 洁

▲ 国画《和韵》 朱戊扬 作

▶ 国画《当代神农袁隆平》 朱戊扬 作

锦，花纹色彩精美鲜艳的丝织品。

绣，用丝线在缎面上缀成的花纹或文字。

当锦与绣相逢，湘绣艺术——水到渠成地诞生。

数千年前，缫丝养蚕的中国人，织造了世界上最早的丝织品，而湘绣，这个

直到清代光绪年间才出现的新称谓，也有着令人自豪的历史。她的长远，如缕

缕色彩斑斓的丝线，你不断地寻找，却难以追溯到绣女们的第一针，只知道，在

几千年前的大汉，甚至是更遥远的周代，她就已经隐约地向世人展示了令人惊

艳的身影。她并非只是历史上的惊鸿一瞥，而是像一条潺潺小溪，几千年来不

断地汇聚、发展、壮大成为一条古朴沉静的河流。有多少不知名的绣女，用她

们的巧手和针线，为她装扮着容颜，织就着她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几千年前

精湛的工艺，无论是先秦楚墓中龙凤绣品针法的细腻、图案的精美，还是马王

堆汉墓里层出不穷的纷繁复杂和美丽绝伦，都呈现出令人赞叹的高超技巧。

直至今天，刺绣艺术仍闪烁着灿烂而耀眼的光芒。

中国湘绣之乡沙坪，如今绣女如云，习绣成风。这里的妇女，无论老幼，均

懂刺绣。然而，艺术之所以为艺术，其奥妙就在于，同样的针与线，绣女们能将

它们组合成最纷繁复杂而美丽的图案，而旁人，只能高山仰止，抬头仰望。

在沙坪，锦与绣终于在新的世纪相逢在了博物馆。

湖南省沙坪湘绣博物馆，一家由民营企业投资 2000 余万元创立的博物

馆，在业界已引起较大的反响。这是一家规模不算太大的博物馆，建馆的历史

也并不悠久，许多陈列在此的展品，年代都要比这座馆久远得多。跟许多丰盛

得像饕餮大餐的大型博物馆比起来，它充其量只能算是一道精致的家常菜。

2010年国际博物馆日那天，它以腼腆的新秀姿态，亮丽在众人面前。崭新的

是它的外在；古旧的，是未曾毕露的锋芒，内敛而厚重。这座民办湘绣博物馆

呈托给世人的作品，不仅是它赖以生存的值得称道的始终，也是绣女们安身立

命的根本，是她们独特的存在方式。

湘绣，曾经是一门手艺，沙坪的绣女们，一代代传承使其保留了下来，时至

今日，她成了一门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妙艺术，绣女们手中捻动的每一针每一

线，炫目了这门艺术。繁花盛开的春天里，她们在绣；挥汗如雨的夏日里，她们

在绣；金色灿灿的秋色里，她们在绣；白雪皑皑的冬季里，她们在绣……她们用

生命在绣，她们也赐予了湘绣以生命。

古人有诗云：“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出鸳鸯魂欲断，暗停

针线蹙双蛾。”刺绣时，绣女们时而双眉紧蹙，时而面带微笑，扎下的每一针都

包含了她们的喜、怒、哀、乐。

回顾那些遥远长河里的绣女们，身躯早已逝去，但她们的技艺，以凝固的

方式，沉淀在时光里与今人相见。那些仍在埋头不辍的绣女们，终将把自己生

命的一部分，融入到正在创造的绣品中，留待后人品赏、感叹。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湘绣，如屈原笔下美妙的出尘湘君，在湖

湘文化里飘逸地灵动，让人们去追寻探索她的美。

沙坪绣女

斑鸠，斑鸠
曹 娴

“你们来看看哦，斑鸠筑巢我家，还

孵出了一只小斑鸠。”近日，《湖南日报》

退休记者曾季杰打来电话。

“闹市中会有斑鸠筑巢？”怀着几分

好奇，我来到位于长沙市芙蓉中路荷花

池社区的湖南日报社宿舍二栋 22 层曾

季杰老人的家。

从窗户外往下看，在窗台下不到 80

厘米处，与空调外机之间，有一处安乐

窝。初冬暖阳下，一只斑鸠惬意地卧伏

着，个头不小，全身灰色，肚皮边上的毛

泛白色，脖子上还系有一彩色“领带”。

仔细一看，斑鸠的身下还藏着一只小斑

鸠和一只尚未孵出的鸟蛋。

听说曾季杰家里来了不速之客，左

邻右舍都跑来看个稀奇。

《湖南日报》退休老记者、摄影家唐

大柏一边悄悄给野斑鸠拍特写，一边

感叹：“这闹市中的‘鸟妈’，平时难得

一见啊！”

曾季杰介绍，据他观察，为了孵蛋，

这只斑鸠已10多天没有进食了，真担心

它吃不消。

对鸟类颇有研究的唐大柏说：“应

该还有一只公斑鸠给它送来虫子、蚯蚓

之类的活食。”

其实，斑鸠已是曾季杰家的常客了。

6 年前的一天，一只斑鸠开始在曾

季杰家窗台与空调外机之间的塑胶管

线上安营扎寨，搭窝孵崽，每次孵一两

只，时间二三十天；孵出来后还要教小

斑鸠飞上几天，等到小斑鸠能单独放飞

了才带着它们离开。

自此之后，曾季杰家每年都有斑鸠

来做客，有时是春天，

有时是秋天，至今已是

第六年了。

“有两次，母斑鸠

还带着小斑鸠飞进了

客厅，盘旋了几圈才走，

像是在跟我告别。或许

这是‘鸟’人有‘鸟’报！”

曾季杰笑着解释。25

年前，他曾主编过“环

保杯”征文，组织学生

参加爱鸟周等环保知

识竞赛，呼吁环保要从

娃娃抓起。

趁 着 母 斑 鸠 飞 出

去觅食的空当，曾季杰

向鸟窝投放了一把新

买的玉米渣。一旁的

唐大柏一脸严肃地责

怪他不该投食，因鸟很

敏感，其居住的现场不

能随意被破坏。

“鸟通人性，我爱

鸟，鸟也爱我啊！小斑

鸠能展翅翱翔后，它们

就会远走高飞，真希望

它 们 明 年 继 续 来 做

客！”曾季杰感慨。母斑鸠正在孵小斑鸠 唐大柏 摄


